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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泽广被, 兼顾科研的植物病原微生物学家 

——王鸣岐* 

回到母校河南大学, 先后任教授、农学系主任, 和日寇周旋于河南、陕西, 坚持办学和科研。1946年升任农
学院院长, 并兼任北平农事试验场开封工作站站长。新中国成立后, 一度在东吴大学和江南大学任教授, 
1951年入复旦大学教授, 直至 1987年退休。期间先后担任校务委员会委员、生物系主任、病毒研究室主任
和博士生导师, 并兼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员、教育部高等学校理科生物学教材编审委员会
副主任。他曾当选为中国植物病理学会常委理事和顾问、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中国病理学会常务理事、

上海市植物病理学会和植物保护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上海市科协第一/二届委员、上海农学会副理事
长; 《植物病理学报》、《真菌学报》和《病毒学集刊》等期刊编委。 

王鸣岐曾任平原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第三至第六届政协委员。他是美国植物病理学会会员、

美国真菌学会会员。他领导或参与获得的研究成果, 曾获国家二等奖、全国科学大会奖,以及农业部、教育部及
上海市、河南省、甘肃省等省部级奖励。他于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7年被授于上海市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 

王鸣岐学成之后, 一生没有离开高等学校, 教书育人, 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人才, 桃李满天下。在 55年的
教学生涯中, 他先后讲授过真菌学、细菌学、微生物学、植物病理学、植病研究与讨论、植物生理学、低等
植物学、植物学、作物育种、生物统计和田间技术、植物病毒学、植病生物防治等课程。1960 年开始招收
研究生, 先后培养了博士、硕士生 30多人。而自 1932年算起至逝世, 他的学生当以千计。 

从 1939年起, 王鸣岐即开始担任教学行政的领导工作。抗战 8年, 河南大学五次迁徙, 他以对学生高度
负责的态度, 保护图书设备, 坚持教学, 并利用亲临山野农村的机会, 带领学生调查植物病害, 采集标本, 
在帮助农民防治病虫害的实践中教给学生活的知识。1946 年抗战胜利河南大学复员开封后, 他担任农学院
院长, 一面组织全院师生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修复校舍, 一面争取经费, 添置设备, 通过和全国许多农业研
究单位开展合作扩大影响, 又奔波各地, 延聘到多位著名教授来校为学生开课, 还从荷兰买来 40 头奶牛充
实畜牧系, 农学院得以在战后迅速恢复。目前, 遍布海外的当年从河南大学农学院毕业的不少学者专家依旧
没有忘记王鸣岐当年的身教和言传。 

新中国成立后, 王鸣岐到复旦大学任教。这所著名的综合性大学为正当盛年的王鸣岐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使他培养人才的愿望得以较好地实现。就职伊始, 他便亲自带领学生远赴浙江山区进行生产实习, 辅导助手
整理标本、编制名录, 帮助年轻教师尽快登上讲台。1958年他担任生物系主任后, 还兼任新组建的微生物学
教研室主任。为了建立一支在国内高水平的微生物学教师队伍, 他用压担子、邀请国内权威专家讲授学科新
动态、布置编写教材任务等有力措施, 使刚毕业的大学生能在教学工作中迅速成长,他领导的微生物学教研

                     
*本文主要参考了由王鸣岐哲翤王守正与王芝兰两教授惠赠之《王鸣岐诞辰 100 周年纪念》(王鸣岐文集编辑委员会编, 新香港年鉴出

版社 2008 年出版。) 和《王鸣岐文集》(王守正编,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6 年出版) 

王鸣岐 (又名凤冈 , 字济熙 , 英文
名 C.S.Wang)1906 年 2 月 17 日生于河
南滑县大王庄的一个农民家庭, 7 岁入
滑县庄丘寺蚕桑小学, 1919年小学毕业
后因家贫辍学, 在家务农, 闲时入村中
私塾读书。1922年入开封的河南省立一
中, 1927年因北伐战争又辍学, 回家自
学。1928 年考入开封的第五中山大学
(今河南大学前身)农艺系, 后转入森林
系。他靠半工半读于 1932年完成了大 

 

王鸣岐遗像(1906~1995 ) 

学学业,获学士学位, 并留校任助教。
1934年考取公费留学, 到美国明尼苏
达大学研究生院深造, 主修植物病理
学和遗传学。1936 年获硕士学位 , 
1937获哲学博士学位, 并被推荐成为
Sigma Xi科学荣誉学会会员, 获金钥
匙。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 他
立即动身回国。在回国途中, 访问了
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瑞士等国

家的多所大学和科研单位。1937年底



Vol. 48  No.7 Acta Microbiologica Sinica 4 July 2008 

  

室在国内声誉远扬,该系培养的毕业生成为众相争取的对象。今天已进入古稀之年的数以百计的复旦大学生
物系昔日学子, 已成为我国微生物学界的一代耆宿, 成为我国微生物学持续发展的不可替代的智慧资源。 

“能以一肩担道义, 不辞万语诲生徒。”是王鸣岐一生恪守的宗旨, 受到他教诲的, 除在学校讲堂亲炙者
外, 还有许多业界后辈。他待学生, 既是师长, 又是家长, 一些早年出自他门下的学生, 身在海外, 至今仍念
念不忘恩师全方位的关怀和帮助。他对请教者,不管出自何人门下,从来是来者不拒, 毫无保留, 对后辈,他平
易和蔼,推心置腹。晚年他曾把许多珍藏数十年的学术经典著作赠送给学生们, 他的藏书也捐赠给了河南大
学。有关科研的结果和信息, 也一向无保留地与同行交流, 他认为只有那些学识贫乏、道德低贱的人才会靠
保密来维持个人学术地位。 

1990 年, 国家教委授予王鸣岐金马奖, 以表彰他毕生对我国高等教事业的贡献, 表达了祖国和众多学
子对他的充分评价。 

王鸣岐始终认为, 高等院校不仅是培养高级人才的基地, 也是科学研究的中心。在教书育人的同时, 积
极从事科学研究, 使院系始终保持着学术活力。 

他在美国的博士论文以粟黑粉菌为对象, 进行了细胞学等多方面的研究, 其论文的主要结果, 在美国
《植物病理学》杂志上连续发表了 4篇文章。他报道了该菌的异宗配合, 并成功地在人工培养基上观察到其
完整的生活史, 是一个出色的成绩。同时, 在 5个不同的寄主上鉴定了 6个粟黑粉菌的生理小种, 并报告了
11种种子消毒剂的试验结果。 

1937 年回国后, 他是少见的在战乱中坚持教学又同时开展科学研究的教授之一。鉴于河南植物病害问
题之严重和农民的迫切要求, 他结合实际需要开展了多项研究工作。1942年, 学校迁至潭头时, 当地小麦锈
病猖獗, 王鸣岐通过考察发现伏牛山一带的黄柏和淫羊霍等野生植物叶片上的锈菌是感染小麦的来源, 针
对病因, 采取措施使当地小麦锈病得以减轻。当时对河南省部分地区植物病害的调查, 鉴定了 600多种植物
病害。在调查中发现枣疯病很严重, 曾进行过研究, 发现此病害可经由嫁接传染, 认为其病原可能是病毒, 
可惜没有条件进行试验研究加以验证, 后来为外国学者所证实。 

1954 年王鸣岐教授接受粮食部的委托, 与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协作研究稻谷安全贮藏问题, 他
们通过研究认为稻谷安全贮藏的种子含水量指标应为 13.5%, 后来被广泛采用。1965年《粮食微生物手册》
由他和合作者共同编写出版, 成为培训粮食保管专业人员的教材, 也是我国迄今为止唯一的专门参考书。同
时, 他们还研究了微生物与储藏中粮食的各种生理状态及环境的关系, 提出了“粮食微生物学”的概念, 将
微生物的生长繁殖与种子的生理学联系在一起, 为粮食储藏中的防霉措施提出了理论依据。 
    王鸣岐在我国较早地开展了粮食作物病毒病方面的研究, 是我国植物病毒研究的先驱之一。1960 年和
1964 年他先后接受上海有关政府部门的委托, 对稻麦等粮食作物的病毒病进行防治研究, 由他担任研究协
作组组长。复旦大学生物系相应地于 1960年建立了由他任主任的病毒学研究室。在他领导下, 通过研究, 发
现了水稻黑条矮缩病, 由类立克次体引起的小麦黄化卷叶病, 以及由支原体引起的牡丹绿化病害, 后者揭示
了我国宋代即有记载的名贵牡丹品种绿牡丹是由于病原菌侵染所致。他从植物与病毒的相互作用方面考虑, 
将调节植物生长的物质与表面活性剂结合, 在植物生长发育过程中控制病毒的增殖, 并与山东大学合作, 开
发出一种防治植物病毒病的化学农药。王鸣岐在晚年, 仍不顾年迈体衰, 积极促进他的研究室与中国科学院
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植物生理研究所等科研单位合作, 从事病毒分子生物学和病毒遗传工程的研究。取得
了诸如长叶车前花叶病毒上海分离株(HRvsh)的结构、感染和增殖的研究, 以及大麦条纹花叶病毒侵染原生
质体的技术的建立等成果。退休以后, 王鸣岐仍指导后学进行食用菌病毒病的防治研究, 与龚祖埙合作完成
了英文版的《中国植物病毒研究进展》一书。 

王鸣岐教授一生发表研究论文和文章百余篇, 独自或与人合作编著或翻译出版专业书籍 17 部。他晚年
曾将自己的一生经验总结为“手脑并用, 理实结合, 加强基础, 服务生产”, 他一生经历了抗日战争和文化
大革命的种种磨难, 但事业心从未稍减。在他生命的最后 20年, 是从事教学和科研的最好时代, 他虽然步入
晚年, 仍孜孜不倦学习新知识, 掌握学科发展新动态, 耄耋之年还计划编写《共生生物学》专著, 可惜未能
如愿即驾鹤西去。他对发展祖国微生物学的奉献精神, 将长留天地, 鼓舞一代又一代后辈。 

在王鸣岐八十寿辰时, 他将学生们的贺仪全部捐赠给河南大学, 在该校设立了“王鸣岐奖学金”。 
 

                                                                     (青宁生  撰稿) 


